
利益变化、角色转换和关系均衡
———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发展趋势*

宋国友

［内容提要］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外交出现新动向，中美关系也面临新的变数。特
朗普政府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认知和排序有了新的调整，这和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排序

与认知形成新的互动。以利益变化为基础，在特朗普时期中美将出现五大领域的角色转换，预示着
中美关系在中短期内的双边互动模式。长期而言，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是走向均衡。特朗普当选
可能是加速了中美关系均衡时代的到来。中美两国在实力大致接近的均衡阶段，要尽快形成彼此
认同和接受的秩序安排，共同促成权力的共处或者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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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
国关系的发展不仅塑造世界格局，而且会影响地区

秩序。对于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美双
边关系也互为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起到不可替代

的作用。特别是特朗普 2016 年赢得大选当选美国
总统，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在新
的历史时期，中美关系既蕴含着合作机遇，也充满了

未知挑战。中美关系发展趋势为何，值得深入研判。
观察中美关系走势，有多重路径和各种视角。本文
拟从最为根本性的国家利益出发，在分析新的阶段

中美两国对于各自根本利益有何认知的基础上，研

判中美两国在角色互动上的新发展，然后探究中美

关系在特朗普时期发展的可能趋势。

一、利益变化

利益是外交的基础。对中美关系发展的研判，
离不开中美两国对于国家利益的分析。国家利益既
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特朗普对于美国国家利益
的分析，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无论喜欢与否，特朗
普个人及其团队所认知的国家利益将塑造特朗普时

期的美国国家利益，并且影响美国对外政策走向。
与美国以往历届政府不同，特朗普政府对于美

国的国家利益的认知和排序出现了重大转变。美国
历届政府所认知的国家利益，总体上可以通过四大

关键词来把握，一是安全利益，二是经济利益，三是

价值观利益，四是秩序利益。①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总
归被认为是第一位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美苏军事对

峙的冷战时期，安全利益极为重要。美国经济实力
除了作为国家实力和影响力的重要衡量标准，还支

撑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因此经济利益通常
紧随安全利益之后。而推广美式民主和自由等“普
世价值”观，拓展西方人权以及政治制度也成为美
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是捍卫美国在二
战之后所创建的全球经济、政治和规则体系，确保美
国及其盟友在其中的主导地位构成美国在世界范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
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项目号: 15ZDC038) 的阶段性成果。

① 关于美国政府对于美国国家利益认知的发展与变化，可以
参见相关政府所公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自 1987 年里根总统
发布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始，到奥巴马政府为止，美国政府
共发布了 16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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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的秩序利益。对于上述四大利益之间的排序，
冷战后的历任美国总统，无论党派出身，不管个人喜

好，大致延循着上述顺序。当然，由于美国当时所处
的国际环境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美国历任

政府对这四大利益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利益重点

以及实现手段也有所变化。
这四大利益一直共同构成美国国家利益的框架

和基石，到奥巴马总统为止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动。
特朗普同样看重美国国家利益，甚至在其就职演说

中公开提出美国利益优先。① 然而和美国历任总统
相比，特朗普对于这四大利益的认知出现了重大调

整，不是有所侧重，而是有所取舍。具体而言，特朗
普最为重视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这两大利益是特
朗普政府所定义的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属于“美
国利益优先”的主要领域。至于传统上毫无疑问属
于国家利益范畴的“普世主义”美式价值观和美国
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则被特朗普有意忽略。他在其
就职演讲中，明确指出“我们不谋求迫使他人接受
我们的生活方式”②，此一表态和以往美国总统的说
法大相径庭。作为推行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执行
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更为清晰地强调，“我们一定
要试着去理解，在和我们打交道的不同地区、不同国
家，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都分别是什么。在
这之后，如果我们能够提倡并促进我们的价值观，我

们才应该这样做。”③换言之，特朗普政府不会像此
前美国政府那样，把价值观外交放在重要地位。至
于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和规则，特朗普有两大基本

观念，一是认为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需要美国投入

更多成本但收益较小，二是认定当前国际秩序和规

则对美国是不公平的，美国利益受损。基于这两大
对于国际秩序的判断，特朗普政府试图去调整美国

和国际体系的关系，使其更能反映美国的利益。特
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 和“全球
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本质上表明特朗普对于现存
国际秩序的不满。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优先不是指
美国在全球秩序中领导地位的优先，而是美国利益

在全球利益中的优先。美国在当今世界秩序的主导
地位不是特朗普政府认为的关键核心利益。
政府预算是了解一国政策走向的钥匙。特朗普

绝不仅是从言语上对美国核心利益范畴和顺序进行

调整，更以联邦政府预算的方式加以确认。在特朗
普政府提交的 2018 财年联邦政府预算中，美国国
防、国土安全以及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预算显著提
高，国际事务、对外援助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开支大
幅降低。前者旨在更好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利
益，而后者会毫无疑问减少美国在价值观推广上的

力度。在解释为何降低对外援助预算时，特朗普政
府直接指出之所以“减少或终止直接为国际项目和
机构提供资金，是因为这些资金不会大大推进美国

的外交政策利益。”④

与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国家利益排序进行了重

大调整甚至是取舍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政府对于国

家利益的认知较为连贯，没有出现大的变化。⑤ 进
入 21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公开宣示四大核心国家利
益。一是政权或者说意识形态利益，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防止其他国家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警惕他国意识形态渗透和扩张，抵制颜色革命活

动; 二是主权利益，坚决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推进国家统一大业; 三是安全利益，中国既要

避免大国间冲突，也要防止周边生乱生战，创造有利

于中国持续稳定发展的国际和周边条件; 四是发展

利益，确保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

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提升中

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中美关系围绕着各自利益认知和排序的互动构

成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逻辑。比较中美两国国家利
益，发现两者有叠合之处，例如两国都高度重视国家

安全和经济发展。当然也有不同之处，美国的意识
形态利益更多是扩张型利益，中国的意识形态利益

主要是防御型利益。美国政府多数情况下强调维护
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一利益，中国则鲜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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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Donald Trump，“The Inaugural Address”，https: / /www．white-
house．gov / inaugural－address．( 上网时间: 2017年 8月 2日)
同上。
Ｒex W． Tillerson，“Ｒemarks to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m-

ployees Share Ｒemarks”， https: / /www． state． gov /secretary / remarks /
2017 /05 /270620．htm．( 上网时间: 2017年 8月 2日)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A New Foundation for A-
merican Greatness，May 2017，p．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和平发展》，

2011年 9月。



从利益互动的角度，当两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冲撞时，

两国关系更容易表现为竞争和冲突; 当两国国家利

益总体相容和互利时，中美倾向于合作和共赢。在
中国国家利益认知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

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重新认定和调整就成为中美关

系发展的最大变量。以利益变化为线索，基本判断
为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趋势总体上较为稳定。在中
国最为关注的政权安全利益方面，因为特朗普政府

对于价值观外交意兴阑珊，对意识形态扩张兴趣也

大幅下降，中国政权利益会较少遭受美国挑战，中美

原本在这一领域的摩擦和龃龉将显著减少。关于中
国主权利益，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逐渐回归

传统，在南海问题上相对克制，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

也较为温和。在秩序利益方面，中国一贯主张中国
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改革者，并不挑
战现有国际秩序，在特朗普不太关注领导国际秩序

的背景下，中美两国不会因为秩序利益产生大的冲

突。以上三点均是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有利
之处。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可能增加矛盾的利益主
要是经济利益。特朗普对于“公平”“互惠”和“平
衡”双边经济关系的偏执，会严重挑战中美原有经
济关系的利益格局。虽然特朗普对华经济政策已经
逐渐改变其在竞选和执政初期的强硬立场，转向务

实和强调合作，但是两国经济摩擦甚至贸易战的阴

影并未完全消散。① 不过，经济利益的冲突并不像
其他三大核心利益的冲突那么直接和刚性，存在着

大量的利益交换空间。这意味着总体上中美关系还
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中美经济利益之争不至于颠覆

中美关系的根本架构。

二、角色转换

中美两国国家利益认知的新变化及其所引起的

摩擦与合作，加之特朗普在外交上的一些新趋向，形

成了两国关系的角色变迁乃至转换。一系列的角色
转换将构成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发展和互动的新趋

势。大致上，中美角色转换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政策取向上，美国由外向转内向，中国

由内向到外向。传统上，美国外交政策外向型特征
明显，经济实力拓展、意识形态扩张和影响力全球主

导思维强烈。然而特朗普上台以来，全球化趋势放
缓，美国内向化和民粹化趋势抬头。② 至少可以从
两个重要维度观察美国的内向化。一是大幅修正奥
巴马时期原本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特朗普先后发

布两轮“禁穆令”以及持续推动在美墨边境修建隔
离墙，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收紧立场。二是经济政策
上，特朗普政府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更为强化制造业

和资本的双回流，“雇美国人、买美国货”成为其经
济政策的总体方向。特朗普内向型政策的根本动因
是要维护美国国内利益，试图通过内向化的方式在

国内创造更多就业。
纵向而言，中国外交政策外向色彩变得更为浓

厚。从外交理念上，“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和“开
拓创新”等词汇越来越成为中国外交的新特质。③

从外交倡议看，中国大力支持全球化进程，加强全球

经济治理，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创建亚洲基础设
施开发银行( AIIB) 和新发展银行( NDB) 。这些外
向型倡议旨在塑造中国和地区、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对地区事务和全球事务有了更多地参与，突出中国

在全球的影响力。
第二，在政策重点上，美国比以往更重视经济，

中国相对更重视安全。在原有的国家利益排序中，
美国政府通常把经济放在安全之后。但是基于自身
商人的经历，以及美国经济长期发展不振的现状，特

朗普开始把发展经济放在尤为突出的位置。特朗普
本人也认为自己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有着独特的能

力，希望在经济增长方面确定自己的政策遗产。因
此，美国经济能否强劲增长，工作岗位能否大量增

加，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政绩的关键试金石。特朗
普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打安全牌，用安全
为经济服务，公开强调对等贸易，降低对盟友经济公

共产品的提供，甚至不惜动摇美国盟友体系的稳定。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是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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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虽然中美两国建立了全面经济对话机制，并且通过百日计
划以及一年计划等安排，较为有效地稳住了中美经贸关系失控的风
险，但在首轮两国全面经济对话中，未能取得令人瞩目的重大成果，
这表明中美两国经贸摩擦乃至冲突风险不能完全排除。
韩召颖、姜潭:“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的转向”，《现

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 4期，第 15～22页。
王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之年”，《人民日报》，

2015年 12月 23日。



内经济建设服务。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长期经济增长
后，中国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稳定居于世界前二。
然而，“经济利益在中国外交中已经不是首要的、压
倒性的利益考虑。”①在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之后，中
国外交战略目标开始更为重视塑造有利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安全环境。需要
注意的是，中国政府所定义的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

传统意义上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更是以人民安全

为宗旨的安全，是一种总体安全。②

第三，美国外交政策利益导向更强，而中国理想

主义色彩增多。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
务实，利益导向极为明显，结果导向过于突出，成本

收益算计明显增多，较少谈论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所
谓的普世价值观，理想主义不再高扬。如果推行价
值观外交需要美国付出更多成本，特朗普选择放弃。
为了实现利益，特朗普政府甚至可以牺牲美国以往

所坚持的意识形态准则，把价值观作为交易手段，通

过意识形态的放松来换取经济利益。例如，特朗普
打破了美国外交惯例，无视美国国内对于沙特在政

治体制方面的诸多批评，大胆选择沙特作为其首次

对外访问的第一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美国

和沙特达成了一份为期十年的 1100 亿美元军售协
议。在特朗普看来，这个协议有助于美国经济利益。
与美国趋于务实不同，中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

色彩转而愈发浓厚，对于国际软实力和国际道德感

召力的追求也更加明显，利益和道义的适当平衡越

来越成为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在这方面，中共十
八大之后中国政府在外交领域所强调的“义利观”
是最为明显的表现。先予后取、多予少取，甚至只予
不取，展现了中国在利益和道义上侧重于后者的选

择。③ 从外交理念上，中国政府在继“利益共同体”
和“责任共同体”之后所提倡的“命运共同体”概念，
虽然还需要更多时间得到普遍认同，但也充分彰显

了理想主义和国际责任共同体主义的结合。
第四，美国从多边回到双边，中国从双边拓展至

多边。在奥巴马时代，美国外交政策对多边机制倚
重甚多。奥巴马政府投入了较大精力在二十国集团
( G20) 、全球经济治理、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以及 TPP
等多边机制，并且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式达成了

巴黎协定并签署了 TPP。然而，特朗普认为奥巴马
签订的多边协定损害了美国利益，因此淡化甚至拒

绝多边机制，上任之后就先后宣布退出 TPP 和巴黎
协定，重挫全球多边治理进程。特朗普对双边协定
却情有独钟，主张双边协定能够更好地发挥美国影

响力，实现美国利益，因此靠施压大力推动美日、美
欧和美韩等双边贸易新谈判。

中国则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从双边到多边的路

径演变，对于多边机制日益重视。在自身实力有限
以及对规则了解不够的时代，中国偏好双边渠道来

和特定国家互动。随着实力增强以及对规则熟悉程
度增加，在继续开展双边活动的同时，中国对多边机

制逐渐接受，并且力图通过多边机制来推进外交目

标。十八大以来，在地区层面，中国成功创设了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始主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 ＲCEP) 谈判，力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
会议( CICA) 以及扩容上海合作组织; 在全球层面，

中国举办了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在全球气候变
化协定中发挥了领导作用推动达成巴黎协定。这些
外交努力及其取得的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新的多边

主义路径。

第五，美国对现存秩序的修正性增加，而中国对

现存秩序的维护度增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以
“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自居，面对崛起的中国，美国
也试图给其贴上“秩序修正者”的标签。美国通过
内嵌在国际体系的多边规则和国际机制，在大多数

时候也确实维持着国际体系的基本稳定。但是，特
朗普对于现存国际秩序的判断以负面评价居多，认

为其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特别是对于现存的国际贸
易秩序，特朗普尤为不满，认为世贸组织对贸易协定

的解释有时未能充分照顾美国国内产业的利益，将

在贸易政策事务上强力维护美国主权。在需要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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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美国甚至可以不受制于世贸组织裁决。① 美欧
协同的大西洋宪章构成西方自由世界的联盟基础，

但是特朗普上台后对于美欧关系指责颇多，认为欧

洲在防务领域搭美国的便车。对于欧洲国家一直看
重的气候变化及普世价值观维护等诉求，特朗普也

不积极，甚至公开唱反调。特朗普的对欧态度在欧
洲引发了美国是否还值得信赖的普遍担忧。上述特
朗普对于多个重要秩序领域的新取向，似乎正在

“与自己创造的国际秩序为敌”。②

尽管被美国等国家描述为“挑战者”或者“修正
主义者”，不遵守国际规则，但中国的自我定位是现
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
益者。③ 中国未来也将会在现有国际体系内继续发
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美国在全球化立场
上后撤以及对全球治理兴趣降低相比，中国反而进

一步拥抱现有国际秩序，从而成为维护现有国际秩

序的中坚力量。在特朗普当选后，中国领导人也在
多个场合公开表达了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支持，包括

大力推动全球治理，支持现有的多边自由贸易秩序，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秩序，以及继续推

动落实多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三、关系均衡

上述对于中美两国利益排序变化以及两国角色

转换的分析，较多地考虑了特朗普因素的短期影响。
对于中美关系趋势的研判，既要立足于特朗普当选

的短期影响，更要在包含特朗普因素的基础上超越

特朗普变局，从中长期的时段加以考察。如果寻找
中美关系长期发展的主要特征，那就是“均衡”。中
美关系发展朝向均衡的特质本来就已经非常明显，

特朗普执政可能是加速了中美关系均衡时代的到

来。④ 具体而言，中美关系的均衡表现在以下四个
方面。
第一，实力对比朝向均衡。实力始终是国际格

局变化的基础，实力对比决定国家间关系走向。中
美关系发展也深刻受到两国实力发展的塑造。可以
说，要探究两国关系之未来发展，首要任务是分析两

国实力之走向。以实力论，以往中美关系中的“中
弱美强”格局明显，也由此出现了互动关系中“美国

主动、中国被动”的特征。但在经过近 40 年迅猛发
展后，中国经济崛起举世瞩目。普遍认为，即使按照
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 2030年左右将会超
过美国。⑤ 经济实力是最有说服力、同时也是最有
先行意义的实力指标。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接近和超
过美国，中国可以有更多的预算投入到其他指标领

域。事实上中国与美国在科技、教育乃至军事等领
域的差距也在缩小。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统计，
中国在后期研发( later－stage development) 上的投入
已经超过美国。⑥ 经合组织 2014 年报告也显示，中
国已经成为全球研发的主要驱动力量( major driv-
er)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研发上的整
体投入也将会在 2020 年左右超过美国。⑦ 随着中
国在一系列实力指标上对美接近以及互有领先，中

美关系的发展态势会出现历史性的变化。
第二，利益分配朝向均衡。客观而言，在此前

“中弱美强”的双边格局中，中美之间的利益分配有
所失衡。美方认为，中国从美国获得了巨额利益，而
美方从中美关系中获得的利益要远远小于中方获得

的利益。美国提供“安全公共产品”为中国的改革
开放带来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 美国提供“经济公
共产品”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经济
环境; 中国在中美双边贸易中对美获得了巨额贸易

顺差及其他收益。当然中方主张中美之间的利益分
配大致上是互利的，中国也根据自身实力在政治、安
全和经济上为美国带来了诸多利益，因此中美两国

共同受益于中美稳定关系。不管中美对于此前双边
关系中的实际存量利益分配到底如何，未来中美之

间的新增利益分配总体上将会朝向均衡。仅以特朗

53

《现代国际关系》 2017年第 8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USTＲ，The President’s 2017 Trade Policy Agenda，March 1，
2017，p．3

Philip StePhens，“Peace and Prosperity: It is Worth Saving the
Liberal Order”，Financial Times，February 9，2017．

“习近平同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人民日报》，2015
年 9月 25日。
有学者认为中美已经是“体系内两强”，参见达巍:“美国对

华战略逻辑的演进与‘特朗普冲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
第 5期，第 21～37页。
事实上，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

GDP 在 2014年底已经超过美国。
Paul Davidson，“Why China is Beating the U． S． at Innova-

tion”，USA Today，April 17，2017
OECD，Science，Technology and Industry Outlook 2014，Nov

2014，p．58．



普最为看重的经济领域为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
进一步提升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升级，中国

将为美国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包括从美国进口更

多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利益，以及对美国更多的投资

利益等等。事实上，考虑到美国经济增速长期不振
以及对外经济政策趋于保护的趋势，美国未来能够

给予中国的预期收益将比较稳定，甚至有所减少。①

第三，心理认知朝向均衡。在此前实力和利益
的关系失衡状态下，在心理认知上中美之间也存在

着较为严重的失衡现象。美国模式、美国文化、美国
文明在中国的影响要远大于中国模式、中国文化和
中国文明在美国的影响。一部分中国人对美国还存
在着明显的“仰视”心理，在轻视中国自身的同时，
偏执地认为美国一切都是好的，甚至美国是不可超

越和不可战胜的。而反观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对于中国的关注热度和价值取向远不像中国对美

国。即便不用“俯视”来形容，那么更多也是“平视”
或是“歧视”。这种心理认知上的失衡一度是中美
关系的常态。然而，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美国国内
对于中国的关注度抬升明显，即便在模式、文化以及
文明层面对于中国的“仰视”尚未大规模出现，对于
中国的“平视”则显得更为常见。无论是敌是友或
者价值观上的判断，作为一种事实，美国国内战略精

英以及普通民众愈发尊重中国不断崛起的实力，尤

其是经济实力。② 中国对美国的心态也发生了较大
变化。中国的崛起使得精英和普通民众的自信和自
豪明显增强，对于中美实力的认知更为客观，对于美

国较少出现盲目的“崇拜”情绪。从趋势上看，中美
心理认知的失衡和平衡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对
那些见证着中国崛起的年轻一代而言，他们更能够

相对客观地看待美国，对美国以“平视”为主。这种
平视不仅表现在实力层面，还表现在价值观层面，年

轻一代中国人对于美式价值观的好感度有所降低，

对于中华传统文明的亲近程度上升。
第四，责任分担朝向均衡。在地区事务以及国

际事务中，美国一直要比中国发挥更大的责任。这
既是美国全球霸权属性使然，也是其国家利益拓展

所致。在某种程度上，国际责任是国际领导力的必
然要求。美国作为全球第一的国家，必须要通过承

担责任的方式展现国际领导力。但是，在美国实力
相对衰落、社会思潮内向化以及特朗普政府成本收
益考量明显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承担国际责任的能

力和意愿都在下降。美国对于国际责任根据自身利
益进行选择性的承担，甚至有卸责之势，导致了全球

体系的不稳定。与美国责任意识降低不同，中国的
国际责任感在相对上升，对于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
开始愿意更多的责任。中国开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达则兼济天下”，特别是在对外援助、国际维和、
全球治理以及地区性公共产品的提供等方面，表现

出了强烈的道义感。对于中美两国在国际责任上所
呈现出的最新变化，其他国家有所感知。不少国家、
甚至包括美国的盟友，面对美国的“不愿作为”，愈
发对中国发挥积极作用抱以更大预期。在气候变化
以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一些热点问题上，也更在

乎中国的意见。在实力增加、动力增强和外力期待
的共同推动下，中国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将是

大概率事件。

四、结语

从国际关系结构性的角度，中美关系的总体发

展趋势，是中美两国实力发展的决定性结果。但不
容否认，国家领导人本身对于国家发展方向也具有

至关重要的影响。特朗普是美国特殊的“选举人
团”政治制度下所选出的具有极大争议、甚至是具
有偶然性的总统，个人风格独特，他对于美国国家利

益的判断、内外政策的制定，以及对美国国内政治的
长期冲击，将会深刻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特朗普
执政期间，恰与中国全力实现在 2021年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时间重合。中国能否顺利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将成为

最大的外部因素。 ( 转第 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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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FIUS协作，对所有重要外国赴美并购投资交易
加大审查力度，以此向外国政府施压，为美国投资者

在海外争取同等投资机会。针对他国采取“不公
平、不合理、歧视性”的政策、损害美国利益情况，特
朗普政府将根据《1974 年贸易法》301 条款，向他国
施压并要求其采取“市场友好型”的政策。①

具体到对华经贸政策上，特朗普政府也已经采

取了多种手段满足美国商界的需求。包括签署颁布
多项行政命令，由财政部发布任内首份《美国主要
贸易伙伴汇率政策报告》，都直接或间接地针对中
国，主要目的在于扭转中美双边贸易的态势，解决巨

额贸易逆差的问题。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结束
后，美方单方面发表声明称中美达成削减贸易逆差

的“共识”，呼吁与中国建立更加公平、平衡的经济
关系，显示中美在经贸领域仍存在深刻分歧。8 月
12日，白宫发布消息，称特朗普将要求美国代表办
公室依据 301 条款，对中国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

题进行调查。
历史上，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一直在对华强硬派

和对华务实理性派间平衡。当前，一向主张对华接
触的美国商会对维持中美经贸关系稳定的热情下

降，促使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朝更为消极的方向转变。
随着中美经济发展，美国商会在华企业构成也会发

生变化，其利益诉求和游说政府的行为也会随之改

变。在中美关系中的合作性下降、竞争性加强的背
景下，美国商会和整个美国工商界的对华态度也会

更加复杂而不断调整变化。跟踪美国商界对华态度
演变，了解其背后的深刻原因，进而掌握美国对华经

贸政策的调整变化，对中国政府准确制定对美经贸

政策、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 责任编辑: 王文峰)

① United States Trade Ｒepresentative，“2017 Trade Policy Agen-
da and 2016 Annual Ｒeport”．

( 接第 36页)

从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政策影响看，中美关系所

呈现出来的最新互动模式，已经带有显著的特朗普

特征。如果不是特朗普，利益变化和角色转换等诸
多特征可能会延迟出现，个别特征甚至可能不会出

现。总体上，特朗普个人因素将会导致中美均衡关
系的加速形成。这是特朗普执政对于中美关系最重
要的影响。关键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特朗普当选所
引发的政治内斗化趋势将进一步缩小中美之间的实

力差距。虽然特朗普高举反建制的大旗赢得总统大
选，但美国国内仍有大量质疑特朗普当选合法性以

及其个人品性的政治力量。特朗普与美国国内的建
制派之间的缠斗将会成为其执政时期美国国内政治

的主旋律。这种斗争不仅存在于共和党和民主党两
党之间，在共和党内部也相当普遍。特朗普当选不
仅不能弥合美国国内政治本已非常严重的极化现

象，反而导致政治极化的弊病在特朗普时期变得更

为恶劣。无论特朗普及其反对者谁赢谁败，美国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凝聚政治共识，也难以推进有

利于整个国家的战略议程。反观中国，政府战略决
断的国内支持基础将会更为坚实，从而比特朗普的

美国更具有战略定力和执行力。二是特朗普个人所
偏好的内向化政策为中国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特
朗普在现实利益的推动下，把能否实现美国自身利

益作为政策制定的最重要依据，战略制定的内向化

特征高度彰显。① 在美国内向化的背景下，其他国
家需要切实防范特朗普政策内向可能带来的负面冲

击。中国也因此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为对冲特朗普
内向化风险的另一种选择，而且中国愿意在国际舞

台上发挥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积极作用。即使未来
的美国政府出现再次外向的调整，中国在特朗普政

府内向阶段所积累的国际影响力仍将继续。
当前，美国在国内政治发展上表现为“斗”，在

外交政策取向上呈现出“退”，这和中国在国内政治
上的“稳”以及外交取向上的“进”形成鲜明对比。
在中美权力转移几近临界时刻，中美内政外交上的

两种不同轨迹无疑将会塑造双边国力以及国际影响

力的变化，进而促成中美在双边关系、区域互动以及
全球秩序中均衡时代的提前到来。○

( 责任编辑: 王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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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Diplomatic Concepts and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Pattern Since the Par-
ty’s 18th National Congress
Editor’s Note: On August 10，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held a symposium a-
bout Chinese diplomatic concepts and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pattern．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think tanks
and universities have been invited and they had profound and heated discussion about new concepts of Chinese di-
plomacy，Chinese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pattern and Chinese future diplomat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2012． Now we offer some main points of the experts and scholars who
have joined the symposium．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East Asian Security

Liu Feng

Abstract: Ｒecent years have witnessed a number of intensified security conflicts among various regional actors in
East Asia and the deteriorated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This apparent change is primarily shaped by the shift-
ing balance of power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e need to make a differentiation be-
tween two essential levels of major－power interaction: on the global level，responding to the U．S． hegemony is the
central question; and on the regional level，the primary focus is a rising China and strategic response． The intensif-
ying security competition in East Asia is shaped by the discrepancy of balance of power and balance of confidence，
and the negative dynamics of alliance management in the region． In this process，the changing nature of Sino－U．S．
strategic interaction has shaped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small and middle powers，thus exerting a great impact on the
stability of China’s strategic environment． Taking the existing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the future growth of national capabilities，it is still imperative for China to properly manage the in-
tensity and magnitude of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in order to avoid directly challenging the existing interna-
tional order on the global level，and prevent secondary regional powers from counterbalancing a ris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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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e Management

Shifting Interests，Ｒole Change and Balance of Ｒelations: Sino －US Ｒelations
Trend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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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Donald Trump was elect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a new trend has taken place in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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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lomacy and new variables have faced Sino－US relation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made new adjustments in
recognizing and sorting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and thus triggering a new interaction with China that has its
own recognition and ranking of its national interests． Based on the change of interests，there will be conversion in
the role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five areas du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his indicates new devel-
opment in interaction model of Sino－US relations in the short－term． In the long run，Sino－US relations would reach
a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period approaching the tipping point of balance status，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strengthen cooperation，form a mutual recognition and consensus of the world order，and promote a harmonic
coexistence of big powers or a peaceful transition of power together．
Keywords: Trump; Era of Balance; Global Order; Sino－US Ｒelations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s Attitude Change toward China and Its In-
fluence

Ma Xue

Abstract: From the Nixon era，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has been a positive and pragmatic promoter of Si-
no－US economic relations． In 2017，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has a significant change of attitude toward
China． It put pressure on US government to take tough measures toward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The importance of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s further highlighted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gov-
ernment attaches importance to listening to its interests and continuing its way of thinking． In a sense，its interests
and demands directly reflect the main direction of US economic policy toward China． Trump administration will
strengthen trade law enforcement practices，achieve gains on key issues，and pressure China to further open up the
market and adjust core industrial policy． The reason of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changes is complicated．
The paper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our country to understand US trade polic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ormulate
our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y and keep up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Sino－US relations．
Keywords: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Attitude toward China; US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y toward China

IS Decline’s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Ｒesponse

Li We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international anti－terrorism has won a major victory． IS’s leader Abu Bakr al－Baghdadi
was killed and Mosul，the last city controlled by IS in Iraq，was liberated． Ｒaqqa，a city in Syria，is also being be-
sieged． The caliphate of IS has been gradually fallen apart，the IS will return from a semi－militarized terrorist group
with independent military，territory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 to a conventional traditional terrorist group． The IS
change does not only influence itself，but also impact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even the interna-
tional security． In the near future，how to handle the threat caused by the IS’s change will be a difficult task and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advance．
Keywords: IS;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Edited By Zhang Yi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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